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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江西永丰县

龙冈的崇山峻岭之中，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

上半阕自然回响在耳际：“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短短五句，就把龙

冈的天时、地利和军民打破“围剿”的伟大胜利，绘声绘色地表现

了出来。

岁月不居，流逝的是时光，留下的是记忆。没有“诱敌深入”

方针的确立，就没有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有尔后第

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永丰县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陈列馆序言吸引了我的目

光。1930 年 10 月，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随即迅速

抽调 10 万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企图在 3 至 6 个月

内消灭红军。可见，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败，不仅关系

着红一方面军的命运，且关系着战争全局，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革命的前程。为做好这场即将开始的反“围剿”战争的准

备，10 月 17 日晚，毛泽东在峡江县巴邱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

前委扩大会议（史称“峡江会议”），就红军的应战策略、行动方向

和根据地的工作展开讨论。

原红三军团红八军长何长工在《井冈功业铭千载》一文中回

忆：“在著名的峡江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是继续攻

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

‘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的罗霄山

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毛泽东临危不乱，审时度势，

提出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要“放开两手，诱敌深入”，东渡赣江，

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来打……

毛泽东深邃的战略智慧，得到朱德的完全同意。朱德说：

“赣江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

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

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毛 泽 东 后 来 回 忆 说 ：战 略 退 却 在 干 部 和 人 民 还 没 有 经

验 ……说服干部和群众的问题在当时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会上，红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及

地方干部，坚持要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前来进攻的敌人决

战，变敌人的进攻为防御，制止敌人的“围剿”……

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激烈地撞击着。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邀彭德怀、周以栗在院子的桂花树下、

后山竹林旁，边散步，边反复分析、阐述目前红军不宜攻打九江、

南昌等大城市，而应在吉安南昌一带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准备

与敌人大规模作战的意见。

秋夜的月光下，毛泽东分析得深刻，彭德怀、周以栗两人听

得认真，思想很快转过弯来，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回到会场

后，他们主动去做其他同志的工作。经过几番激烈的思想争论

交锋，与会同志基本统一了思想。

客观说，峡江会议只是揭开了东渡赣江的前奏。思想上的

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为等待一部分同志的真正觉悟，毛泽东

在会上没有急于做出决定，而是按原定计划，率部继续向袁水流

域进军。

“此卷长留天地间。”1930 年 10 月 25 日至 30 日，毛泽东在罗

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

称“罗坊会议”），继续讨论在峡江会议上争论而没有解决的战略

方针问题。

在罗坊会议纪念馆，凝视着大型油画《罗坊会议的同志》，脑

海里跳出当年会议的一幅历史画面：一些深受李立三“进攻路

线”影响的干部仍不赞成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坚

持要在赣江西岸作战，以“夹江而战”的战法来打破敌军的“围

剿”。

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

毛主席以及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

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

一次会就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耐

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

经过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朱德、彭德怀、周以栗、黄公略等

的鼎力支持下，与会者接受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0 月 30 日，获悉国民党军已开始对红一方面军和根据地进

行“围剿”的消息，11 月 1 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罗坊发布命令，令

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罗坊会

议结束的第二天，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从南北方面向峡江的

巴邱、仁和进发，准备东渡赣江。

伫立在峡江县仁和镇江边的东渡赣江纪念碑前，毛泽东

1965 年 9 月约见彭德怀时的一段话萦绕在耳际：“在立三路线

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

赣江。”

就在渡江前的关键时刻，红三军团少数干部以部队中大多

数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人不愿远离家乡为理由来反对过江，

仍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彭德怀当时斩钉截铁，一锤

定音：“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

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要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

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兄弟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

块苏区。”

94 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斗志昂扬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

团，分别从峡江巴邱和仁和一带东渡赣江，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

势，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的两个多月，国民党军发动第二

次“围剿”之时，毛泽东完成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下半

阕：“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

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老 王
去年立冬过后，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

石峡河道的水又涨起来了，河床两边的浅滩和灌

木丛已经被完全淹没，浑浊的水流湍急，时不时卷起

几个大大的泡沫，示威般地向下游流去，很有几分张

牙舞爪的意味。

老王每天都会绕过来看看，开车沿河道行驶一

段路，尤其是几个水流稍稍平缓、河道中间堆着几块

礁石略微高出水面的位置。对于垂钓爱好者来说，

这种地势能够找到一种绝佳体验，坐在河道中央垂

钓的感觉相比在人工养鱼的渔场总要多几分挑战和

刺激。

老王并不这么认为，从小到大都在村子里生活，

他知道这条小河的脾气。平时风和日丽，石峡河也温

温柔柔，一旦下雨，便换了一个模样，水势汹涌并且涨

得猛。由于河道并不宽阔，从平缓到湍急有时只需要

十几分钟时间，稍不留神就被困住了。

去年夏天，黎川县日峰镇一居民在这个礁石上垂

钓，因县城普降大到暴雨，河道涨水困在河中央无法

上岸。老王和巡逻民警闻讯赶到时，湍急的水流已经

没过礁石到了垂钓者的胸口，熟悉河道地形的老王脱

下衣服带着救生设备游过去，将他救到岸边。他们刚

一上岸，整个河道一片汪洋。过后，看着执法记录仪

记录下的惊险一幕，老王后怕不已。

对于暴雨引发的洪灾，老王心有余悸。

2010 年 6 月、2019 年 7 月，洵口镇两次遭受洪水

袭击，老王主动加入抗洪队伍行列，与生命赛跑，单独

救援或参与救援行动，分别成功救出受困群众 12 人、

转移 17人。

老王名叫王志刚，其实并不老，1977 年 3 月出生，

今年 47 岁。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年龄分

段，他才刚刚从青年进入到中年行列。

1995 年，王志刚光荣入伍，驻守福建厦门，成为

“鼓浪屿好八连”的一名战士。

“提起‘好八连’，全国人民立马就会想到‘南京路

上好八连’。其实‘鼓浪屿好八连’也是全军的一面旗

帜，去年是连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鼓浪屿好八连’30
周年。我虽然退伍多年，但‘弘扬雷锋精神’‘有困难

就找好八连’的好八连精神始终铭记于心。”说这话

时，老王一脸的自豪。

当兵三年，王志刚三次获评“优秀士兵”，当了一

年班长。而他最自豪的是一次“街头行动”。1998 年

3 月，连队组织歌咏比赛，王志刚喉咙疼痛去买药，在

厦门街头突然听见有人叫：“抢包了！”他看见一个又

高又壮的男子迎面跑过来，没有丝毫迟疑，冲上去一

把抱住。尽管男子力气大拳打脚踢，他始终不松手，

最终在另外两名路人的协助下将男子制服，为连队赢

得了一个“三等功”。

九个月后，王志刚退伍，他带回了“老班长”的称

号，也把“好八连”的优良传统带回了家乡。

现任黎川县洵口镇洵口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

任的王志刚，长相很不起眼，做的事情也很普通。如

果说有什么鲜明特征，那就是他的老班长情结依然浓

郁，这从他在当地公安部门指导下发起成立的一个志

愿者服务组织就可以看出来：

“老班长警务队”。

队友们
洵口镇，位于黎川县城东北 20 公里，是闽赣两省

交通要道之一。

洵口也是一个拥有浓厚红色基因的乡镇，是黎川

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地。91 年前，第五次反“围剿”

中的第一战洵口遭遇战在这里打响。

历史已经远去，红色血脉依然在洵口这块土地上

延续。

“老班长警务队”成立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是一

支由退役军人和民兵组成的义务警队，属于志愿者服

务组织，现有 15 名队员，这些队员都是老王从全镇

200 余名退伍军人和各村民兵队伍中精挑细选出来

的，分布在全镇 1个社区 6个行政村。

1993 年出生的江正是最年轻的一员，他不仅是

老王挑出来的，还是老王带出来的。

江正入伍参军那年，老王是洵口村民兵营长，亲

手给他戴上大红花，为他送行。两年后，江正退伍回

来，老王把他要到手上当民兵。江正为人本分实诚，

在外面打过几年工，没挣到钱，老王动员他回乡种烤

烟。

“我是你的兵。”这是江正经常挂在嘴里的一句

话。

6 个月前，“老班长警务队”协助派出所民警参加

一场夜间巡逻行动，江正跟着老王一组，巡至村头山

脚下，他们发现路边石头上坐着一个老人，不像是本

地人，上前搭话，得知老人姓邓，78 岁，家住福建省光

泽县鸾凤乡，当天吃完早饭散步，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没想到竟然走到了黎川县洵口镇。

“老人家，别担心，我们马上送您回家。”随后，老

王和江正一起扶着老人坐上车，赶往邻县光泽。凌晨

2 时许，在老人的指引下，顺利找到家。看到平安回

家的老人，着急寻找了一天的家属连声道谢，几天后

专程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感谢老班长，为民显身

手”。

为民显身手是队员们的寻常事。

洵口村 90 岁的老人邱年金，平时身体硬朗，每天

都会到镇里“幸福之家”食堂吃午饭。去年 9 月中旬，

他突发急病肚子剧痛，在床上无法起身。绝望之际，

队员李文明带着一份饭推门而入。原来李文明几乎

每天到了饭点都会去“幸福之家”看看老人们，当天注

意到邱年金老人没去食堂，就打了一份饭送过来，发

现这一情况后及时把老人送往医院救治。

“这伢仔可是救了我一命哦！”邱年金老人逢人便

说。

李文明的队友张宇也有过被村民逢人便说的遭

遇，不过，村民们说的是：“这小子不要命了！”

2023年 12月 22日，冬至。

皮边村胡家排村小组的后山上，一派井然有序的

生产场景，戴着安全帽的采石工人认真作业，运输车

来回穿行。

如果把时针拨回到 6 个月前，这里曾经有过一

场剑拔弩张的对峙。当时，一家省城某集团下属的

矿业公司正准备进行新一轮矿产开发，突然间冲上

来十几个村民，强行切断电源，阻拦施工，有的还挥

拳相向。矿业公司的员工们则拼命护住设备，现场

一片混乱。

这些村民来自相邻的胡家洲村小组，他们认为这

座山属于争议区域，此前多次提出诉求，没有得到理

会，便采取这种过激行为。

“都别动手！有话好好谈！”眼见双方情绪越发激

动，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名气喘吁吁的男子冲进对峙

的人群中间，一边叫唤着几个村民的名字，一边按着

他们的肩膀让他们坐下来谈。十几分钟后，当地民警

和王志刚也赶到了，事态得以平息。

这名男子叫张宇，“老班长警务队”的一员。

原来，胡家排村的村民看见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往

矿山方向跑，立即通知住在附近的张宇。接到电话

后，张宇请他们同时向当地派出所报告，自己则骑着

车就飞奔上山，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

之后一段时间，张宇和队员们的身影不停地在村

民们家里出现，借助平时帮扶邻里乡亲们留下的好人

缘，讲政策、做工作，让村民们认识到矿山开发将给全

村带来的好处，以及聚众破坏生产秩序、造成安全事

故的后果，一场矛盾纠纷成功化解。

翻开“老班长警务队”每天的队务记录本，这样的

事例还有很多。

队员们为民显身手的背后，倾注着当地公安部门

的全力支持。当地派出经验丰富的民警为队员开展

培训，传授安全防护、治安巡防、调解纠纷等警务常

识，让队员们快速融入“警民联防”体系。日常工作

中，警务队员佩戴红袖标活跃在群众之间，不仅协助

民警对重点水域开展防溺水、防采砂、禁捕鱼巡查管

控工作，还积极参与化解纠纷、常态巡防、整治酒驾及

超载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

退伍军人康夏明、王志强，民兵官建兴、李国宾、

刘鹏……贴在“老班长警务队”墙上的一张张照片，都

是些普普通通的面孔，他们身上并没有太多的光环，

却是洵口这块红色土地上的一抹亮色。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江西省模范退役军人”

“江西好人”“抚州抗洪救灾百佳人物”……荣誉见证

的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寻常作为，是这个时代所呈现的

朴实之美。

告别时，老王和部分队员们站在“老班长警务队”

门口，齐齐整整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脸上的坚

毅，依然可以窥见当年从军的模样。

在这个北风凛冽的冬日，温暖直击内心。

阿爸和村坊所有的男人一样，爱喝浓茶。据说

浓茶入口苦，吞下回甘，饮后神清气爽腋下生风。

但在我童年的味蕾中，浓茶，却少有回甘之味。

作为十里八乡有点口碑的裁缝，村口吊脚楼的

杂货店，是阿爸的营生之地。漫长的冬日，阿爸早早

开了店门，整理好货架，生好门外的炉子，剪刀便开

始在案板上虎虎生风。等窗边的缝纫机轮子和线圈

吱扭扭一转，火炉子上那壶浓茶也咕嘟咕嘟起了白

雾。

吃过早饭，白气依旧在明灭的炭火里袅袅升腾，

三三两两的人，顶着冬阳陆续进店，瞥一眼那壶老

茶，便恋上了杂货店的长桌短凳。

一时间，新闻旧事复活了，家长里短长脚了，荤

荤素素的段子，就着浓茶流传开来。阿爸吩咐我姐

弟俩守着柜台，并注意给来客加水添茶。我们脚上

长了风火轮，哪里困得住？端一打搪瓷茶缸丢入锡

盆，浇两瓢井水一泡，小嘴一努，各位自拿杯子自取

茶吧，本姑娘有要事，尥蹶子走人了。

逛店的年轻人，会拉上杆子打几盘桌球，小孩子

除了迷恋柜台的气球、松脆饼、“唐僧粉”外，便对后

院着迷。我家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柿子一棵柚子，

树干腰身粗大。树的一侧有溪流，那是鱼虾蟹出没

的地方，夏天，树下的溪是我们孩童的乐园。秋天，

稻子收割了，稻草把子被堆放在后院，供我们打仗、

捉迷藏。冬天的乐事在树上，我姐弟俩在树上安装

稻草秋千。粗粗的稻草绳，两根搅在一起，一头安装

在柿子树枝上，一头捆扎在柚子树枝上，中间倒吊的

小板凳，被屁股磨得油光锃亮。

一伙孩子在后院跑得大汗淋漓，口干舌燥，回到

杂货店猛灌一口茶，咕咚咕咚，真苦啊，茶不对孩子

的胃口，纷纷吵着大人要柜台里的橘子汽水。一年

四季，爸爸的橘子汽水都紧俏得很。

有 一 回 荡 秋 千 ，胆 子 最 大 的 华 牯 站 在 秋 千 架

上，吩咐我们使劲推，飞到半空的少年还把一只脚

向后翘起，柿子树枝惊颤着，我们合力推着，小胖哥

挥着手臂憋红了脸喊节奏。柿子树枝发出怪声，危

险在临近。树枝吧嗒一声折断了，少年一个趔趄，

就冲到院门外去了。一伙人蒙住嘴怔住，院门外没

有声息，只有冬风呜呜地吹。我们走出去，哭声才

沉闷响起，华牯的手脚瘫软在碎石路上，头钻在沙

堆里，血汩汩地从身侧渗出，后院门外是一堆明沙，

打台阶备用的。看见血，我们冲着南杂店呼喊，大

人们出来，抱起华牯往村外的寒先生家跑……

华牯的腿骨折了，肩背有外伤，寒先生说幸亏头

扎进沙堆，要是扎进石头或溪流里，早就一命呜呼

了。

秋千事件让后院儿童乐园成为禁地，我们的杂

货店冷清了一段时间。来店里的邻里似乎少了，偶

尔来人也匆匆买到东西就催孩子们走。门口炉子上

的炭火明灭，茶壶吐出的白雾也飘飘摇摇。

阿爸板着脸，刀子般的眼神刺过来。他咬着牙

齿，点着我们的鼻子骂：一天到晚，就知道飞天打煞

疯玩。你们不愿吃苦茶，就给我好好读书，走出去，

走出这片苦茶山，不然敲掉你们的牙槽骨。

转身，他摇晃着身躯，提着松脆饼干和水果，去

华牯家了。我偷偷跟去，阿爸在屋内小声询问伤势，

床上打着石膏绷着白布的华牯看到窗外的我，嗷叫

了一阵。阿爸低声安慰着华牯的父母，又满脸歉意

地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面上。那里面装着一包鼓

鼓的零钞，那是杂货店收来的零钱。

华牯黑胖的妈妈端了清茶过来，推开爸爸桌上

的信封：“不怪你，春叔，孩子调皮，在哪都难逃灾殃，

没说是你家杂货店的错……”

阿爸说：“我那两个鬼崽子，读书不沉心，玩起来

飞天，不知轻重。我也是一点心意，没多少。华牯没

事就好，我天天起床都祈祷，孩子可不能跟我当年一

样，跌倒留下后遗症。”阿爸撸了撸他的裤脚，那裤脚

下的腿，有些变形，跟另一条腿不匹配，他坚决把零

钞留下，喝了一口茶，便起身摇晃着走。

华牯的爸爸追出来，说：“春叔，你回去不要打骂

孩子，你有脚疾，还带着两个孩子，也不容易，这钱，

算我们借你的。”

开春时节，华牯在腋下拄着杖，又开始瞒着家

人 找 我 们 玩 。 满 山 的 茶 叶 冒 出 芽 头 ，大 人 们 都 去

了茶山。杂货店后院的门开了，我们丢下课本，后

院又开始热闹起来，小伙伴们继续在后院奔跑、荡

秋千、跳房子，跑累了，攥着零钱返回杂货店喝汽

水。

阿爸不再允许我们姐弟俩拿柜台的货品。汽水

本来就不多，更打不了马虎眼，只得自己想办法：半

杯浓茶，半杯白水，一小块方糖，搅拌勾兑，用漏斗灌

进空汽水瓶，自制汽水就好了。

我们坐在后院的树杈上喝汽水，一伙孩子汗津

津的，对着汽水瓶嘴吮吸。我们也吮吸，舔瓶嘴，只

不过我姐弟的汽水里，不再是往日的纯甜，吞下，茶

的清苦，霸道地掩盖住半块方糖的甜，像阿爸板结的

脸。细细品，喉咙深处有一丝丝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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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海峰宋海峰

红色印记

老班长老班长
□□ 温温 凡凡

茶回甘
□□ 赖韵如赖韵如

纪 实

生活悟语

老班长不只是一个退伍老兵，而是一个群体，是我们身边一张张普普通通的面孔，他们做
的事情看上去都很平常，但依然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被书写的主角。

——题记


